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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27 酒宴交情

出奇制胜
妙手回春

贾虎说媒32

传奇故事
跌宕起伏

梅子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海严说：
“我们已经走访了商王陵周边的十几个
村子，应该快有线索了。”

“那就抓紧啊！找到了，能不能让
我先开开眼？”贾勋说。

“一定！一定！”海严、梅子、杨春异
口同声。杨春、海严这俩人自不必说，梅
子面对的是救命恩人，自然听贾勋的话。

“还有，杨春，你要保护好梅子，要
用生命来保护她，因为她是海严的朋
友，也是你的朋友，更是我的义妹！”贾
勋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什么，就对杨

春说，“对了，你也二十好几了吧？回头
我让你虎爷去赵沟提亲，把你小子的婚
事赶快给办了。”

杨春听了很高兴，蹦得老高。
贾勋看了看梅子，对杨春说：“不要

担心海严，他不是还没有还俗的嘛！”
梅子听了更加感动，为贾勋的真

诚，为赵玲的幸福，但同时也为自己着
急：“勋哥，我和海严怎么办？我们日本
僧人允许结婚生子，可以吃肉食，还受
日本法律保护。”

贾勋看着梅子着急的样子，哈哈大
笑：“会有这一天的！”

海严和梅子继续寻找古玉。他俩走
胡同路，到了马洼村，到了游殿村，又到
了沟脑村（光明村），但没有什么收获。

从沟脑村出来，向西走不远就有一
段坡路，下了坡路就是牙庄村，只见水
沟里树木茂密、流水潺潺，从水沟涉水
向西二里多路，向北过个涵洞，再走一
条长长的山路，爬到山顶，就是牙庄村
了，从牙庄村穿过，在五道岭向西顺沟
而下，到了沟底左拐不远处就是野狼
沟。这是一条从沟脑村到野狼沟最近
的山路。

马儿下坡不如上坡平稳，所以，梅子
骑在马上身子一耸一耸的，但她在马背
上仍然问个不停。

“沟垴？怎么叫这个村名？”梅子好
奇地问。

“因为两狗打架呗！”海严不苟

言笑。
“什么意思啊？”梅子瞪着眼，仰着

身子问。
“两狗打架，就是狗恼了呗，因此，这

个村就起名叫狗恼。”海严慢悠悠地说。
“狗恼？你不是又在诓我的吧？”
海严呵呵一笑，说：“因为这个村

的周边有几个大沟，像人的四肢支撑
着高地上的这个村子，所以起名叫沟
垴。”沟垴这个村名当地人有时也写成

“沟脑”。
“这名字起得真有意思！”梅子感叹

道，“那游殿村呢？还有马洼村呢？”
两个人就这样说着笑着，很快就下

到了水沟。这水沟得名就是因为沟底
到处是水，水是从石头缝里渗出来的。
沟底是参天的杨树和茂密的柳树，因为
到处是水，村民只要把柳树枝插进石缝
里，柳树就可存活、长大。水沟的两边
已被修整为梯田，梯田里栽满核桃树、
苹果树、李树、桃树、桑树，山坡上长满
了酸枣树、花椒树。

海严与梅子就沉浸在这美妙的景
色中，忘记了说话和打闹，只有溪水潺
潺、绿树如荫以及马蹄溅起的水花。
两人走到深处，看到左边半山坡上有
一个草庵，草庵后边露出一孔窑洞。
两人放开马让它们吃草饮水，然后携
手向草庵攀去。

这一去，让他们有了一个意想不到
的收获。

贾虎到杨春家问了其父母的心意，
要了杨春的生辰八字，快晌午了，才骑
着毛驴向赵沟村走去。他走的是五龙
岭，下了五龙岭就是水沟，顺着水流方
向往北走就可走到赵沟村。走进水沟
柳树林里，贾虎听见草庵里有说话声。

贾虎喊：“谭山哥，和谁说话？”
谭山答：“和古圣寺的海严，还有他

姑家表妹。你上来吃苹果吧！喝口水
也中！”

贾虎说：“不啦，我得赶紧去赵沟一
趟，说媒。”

谭山说：“那你晌午回这儿喝汤！”
贾虎说：“不啦！我去说媒，他们会

不管饭吃？”
两人嗓门很大，但互不见人影，对

话声在山间回荡。
梅子知道是贾虎，也亮开嗓子喊：

“虎爷爷，您上来歇会儿吧！”
贾虎：“不啦，闺女！都九月份了，

提亲重要，到年底看能不能把娃们的婚
事给办了！”

“那您慢走！”
贾虎到了赵家，对赵父说：“两个娃

我都见过，挺般配的。你把你娃的生辰
八字给我看看，我也算半个阴阳仙儿。”

赵父报了赵玲的生辰八字，贾虎装
模作样地掐着指头，闭上眼，捋着山羊
胡，嘴里念念有词。

（摘自《玉色瑗姿》 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这番话估计是早在外面就想好了，
话没说完，这人看到了坐在首席的唐浩
然，顿时吃了一惊，上前说：“哎呀，今天
我卫胖子的罪过真是大了去了，唐主任
前来检查工作，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
道，实在是该罚。我先自罚三杯请罪，
然后再为领导敬酒。”说完，他赶紧让身
后跟进来的服务员把酒打开。

这是五粮液酒，卫胖子用二两的杯
子，倒了满满三杯，他竟然连个停顿都没
有，一口气喝完了，然后又倒上一杯，说：

“实在是该打，今天我太失礼了，领导们

大人有大度，千万勿怪我啊。”
这个卫胖子叫卫子刚，是维纳斯酒

店的经理，在荣城也算是一个消息灵通
人士。他接到下面人的报告，说杜大局
长来了，就赶过来打招呼，却没料到唐浩
然也在场，进门一开口，就把人得罪了，
试想，有哪位领导喜欢被人当作空气啊！

“你这个卫胖子，自己想喝酒，还找
这么多理由，迟早喝你个胃下垂！”唐浩
然显然认识卫胖子，他开玩笑地说。

听唐浩然这么说，卫胖子才松了一
口气，嬉皮笑脸地端着酒杯子上前，此
时他注意到了曾毅：“这位是……”

“这位是曾毅，你喊曾少就行了。”
唐浩然说。

“曾少初次光临，招呼不周之处，还
望恕罪。”卫胖子举起酒杯又是一饮而
尽，同时心中也是暗暗吃惊，能让省委
大秘书和市局局长作陪，那绝对不是一
般人物啊，这样厉害的人物，自己以前
竟然没见过。

“客气了，客气了！”曾毅点头笑着。
转眼间，八两白酒进了肚子，卫胖

子酒量再大，照这么喝也是有些吃不
消的。他心里后悔，来之前怎么就忘了
先问清楚里面还有什么人呢，这一个意
外接一个意外的，胃可要遭罪了。

卫胖子硬着头皮又倒满一杯：“今
天三位领导大驾光临，我实在高兴，借
这杯酒，我祝领导们今天玩得开心。”
第五杯酒下肚，卫胖子的肚里开始翻

江倒海，他朝着三人拱了拱手：“领导
们慢用，我就不打扰了，有什么需要，
就吩咐我。”

转身准备走时，卫胖子又想起了什
么，他从兜里掏出一张黄灿灿的卡片，
捧到了曾毅面前：“曾少，这是酒店的贵
宾卡，您收下，以后要常来啊！”

放下卡片后，卫胖子再次拱手告
罪，然后一溜烟走了。

曾毅看着做工精致的卡片，知道肯
定价值不菲，就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
该收。

旁边的唐浩然说：“这东西又没有
成本，他们送你就收着。”说完，他举起
酒杯：“曾老弟，今天咱们是头一次喝
酒，不醉不休。”

“对，不醉不休，一定要让曾老弟喝
好喝到位！”杜若附和着，脸上挂着若有
若无的笑意。

曾毅拿起酒杯：“唐大哥，明天我还得
到中医药学会办手续，去晚了怕是不好。”

唐浩然不以为然地摆手：“那点小
事情，什么时候都能办，哪有喝酒重
要！你放心吧，你明天去，肯定没人敢
再当你是假冒的了。中医药学会的会
长还是卫生厅的副厅长，他今天就在会
场呢，明天你去了，保证他早就安排妥
当了，去再晚，他也得让人等着。”

“来来来，喝酒！”杜若已是迫不及
待地举起了酒杯。

第二天上午，曾毅又是在头疼中爬

起来的，他怕今天去中医药学会再有
什么误会，就特意换了一件中式的对
襟汗衫，脚下穿了一双老北京布鞋，这
样看上去就老成了很多，如果不看脸
的话，就跟公园里练太极拳的老头没
什么区别。

按照惯例，专家组入选的中医专
家，一般会在省中医药学会担任理事，
其实就是挂个名，并不负责具体业务。
但这也算是专家组的福利。因为有了
这个理事的名头，在中医界的身份就不
一样了，以后卫生系统召开大大小小会
议，主席台上也会给他留一把椅子。

曾毅刚出现在省中医药学会的楼
下，一名中年男子就小跑着出来了，他
看看曾毅问：“您是曾专家吧？”

曾毅点了点头。
那人便热情地伸出手：“曾专家您

好，知道您要来，我一直在这儿等着呢，
鄙人姓汪，是中医药学会的办公室主
任，快请进，快请进。”

省中医药学会、省中医研究院、省
中医医院，这三家其实算是一家，都在
一栋大楼里。曾毅进去，首先看到的就
是中医院，医院虽小，但来这里看病的
人不少，熙熙攘攘的。往楼上去，就是
省中医院和中医药学会的办公区。

这次是专事专办，曾毅很快就办完
了手续，并拿到了中医药学会的理事证。

（摘自《首席医官》 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


